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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贞女传奇》在乔叟的创作发展和英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 它是 １４ 世纪英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

佳作之一，特别是其“引子”，既继承了宫廷爱情的诗歌传统，又进行了创新，使“爱情之园”成为喜剧性冲突的场

所，实为当时英国文学所仅有。 同时，诗人在“引子”里还表达了他注重现实的创作思想，这在英国文学史上也有一

定意义。 但《贞女传奇》是一部过渡性作品，表现出乔叟在转入新的创作方向时存在的一些问题。 它的得与失在一

定程度上为《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做了准备。 另外，这是第一部用英雄对句写成的英语诗作，对这种诗歌体裁后

来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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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乔叟现存 ７ 部长篇诗作中，《贞女传奇》（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Ｇｏｏｄ Ｗｏｍｅｎ）是一部比较特别的作品。 它

的特别并不主要在于它本身的艺术成就，而更在于

它在乔叟的创作和英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占据的特殊

地位。 首先，它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英雄对句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ｉｃ ｃｏｕｐｌｅｔ）写成的诗作，因此开了这种重要

的英诗体裁的先河。 其次，它位处《特洛伊罗斯与

克瑞西达》和《坎特伯雷故事》两座艺术丰碑之间，
承前启后，是乔叟创作生涯中一部过渡性作品，它的

形式，它的诗艺，它的成功，也许特别是它的失败之

处，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

事》做了准备。 因此研究这部作品的成就和它的失

误对于研究乔叟的创作思想，他的文学发展，以及

《坎特伯雷故事》的辉煌成就都具有特殊意义。
关于《贞女传奇》的创作时间，学者们的意见比

较一致，因为乔叟在作品中留下了一些线索。 在大

约完成于 １３８６ 年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结

尾，乔叟“恳求美丽的女士， ／和高贵的夫人”，不要

因为该书揭露了“克瑞西达的不忠 ／和罪孽而对我

发怒”。 他辩护说，克瑞西达的“罪孽”不是他的编

造，女士们“可以从他人的书中读到”。 他并且宣

布：“我将很高兴大书特书……／珀涅罗珀的忠贞和

阿尔刻提斯的高尚” ［１］ （Ｖ． １７７２—７８）。 乔叟的这种

说法后来在《贞女传奇》的“引子”里被大力发挥，成
为他创作那些传奇故事的原由。 很明显，乔叟在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创作快结束时，就已经

在考虑写《贞女传奇》，而且从内容到主题思想都已

经大体确定。 另外，同样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

达》的结尾，乔叟还提到，希望上帝“赐他力量，在他

死前， ／写出一些喜剧” ［２］ （Ｖ． １７８７—８８）。 学者们一

般认为，这表明乔叟有了写作《坎特伯雷故事》的一

些最初想法。 《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大约于 １３８７
年开始，然而《贞女传奇》的“引子”所列出的乔叟的

作品中并没有它的影子，人们据此认为，《贞女传

奇》的创作开始于 １３８６ 年《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

达》完成之后，结束于 １３８７ 年，也就是诗人全心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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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坎特伯雷故事》之前。
《贞女传奇》的精华显然在“引子”。 在“引子”

的 ５００ 多诗行里，乔叟的思想和文学观，他丰富的想

象力，他驾驭英语语言和英诗诗艺的能力，以及他特

有的诙谐和幽默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个“引子”
同《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一道被看作是英国文

学史上的精品。 《贞女传奇》的“引子”有两个稿本，
因其收藏地的编号而分别被称为“Ｆ 本”和“Ｇ 本”。
关于这两个稿本的先后，学者们历来存有争议。 直

到 ２０ 世纪初，经过弗罗斯的严密考证［３］ （７４９—８６４

页），现在专家们大体上取得一致意见，认为“Ｆ 本”
在前，而“Ｇ 本”则是乔叟在 １３９４—９５ 年的修改本。
其证据之一是，在“Ｆ 本”里，阿尔刻提斯要求乔叟在

“此书完成之际，请代表我， ／把它献给艾尔萨姆

（Ｅｌｔｈａｍ）或希恩（Ｓｈｅｅｎｅ）的王后” （Ｆ，４９６—９７）。 这

里的王后是指理查德的王后安娜。 作为宫廷文人，
乔叟把一部歌颂古代女子忠于爱情的传奇故事献给

王后，自在情理之中。 然而安娜于 １３９４ 年去世，理
查德在极度悲痛之中，竟下令拆毁了安娜去世时所

住的希恩王宫。 因此在“Ｇ 本”中，乔叟把这两行删

去了。
当然，乔叟的修改远不止这一点。 他对“引子”

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删节、增添和把一些段落提前。
对于他的修改的得失，以及两个稿本的优劣，评论家

们见仁见智。 各种选本的编者，往往根据自己喜好，
或选其中之一，或两者都选。 总的来说，“Ｆ 本”结构

比较松散，前后照应方面也有欠妥之处，在结尾甚至

忘掉了叙述者尚在梦中，就“立即开始我的传奇的

创作”［１］（Ｆ． ５７９）①。 经过修改，“Ｇ 本”的“引子”结
构紧奏，前后呼应，从整体上看，自然更胜一筹。 另

外乔叟还在爱神申斥他的那段话中增添了 ４６ 行（Ｇ．

２６８—３１３），责问他为什么放着那么多贞女节妇不写，
却偏要去写克瑞西达，进一步加强了“引子”的喜剧

性。 但为了使结构紧奏，乔叟毅然割爱，也删去了一

些十分优美的段落，使一些评论家深感遗憾。 好在

两个稿本都得以保存，而且许多选本都是将两个

“引子”并列刊出，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欣

赏。
有意思的是，“引子”一开始，叙述者就对眼见

为实的观点提出质疑。 他认为，“人们应该 ／坚信不

疑的事远多于亲眼所见”（Ｇ， １０—１１）。 有许多东西，
“由于没有其它方式可以验证， ／我们就应该相信古

老的书籍” （Ｇ， ２７—２８）。 读到后来，我们知道，这部

诗作里讲述的贞女们的传奇故事全都来自“古老的

书籍”。 从表面看，叙述者是在为后面的故事做铺

垫，要我们相信它们真有其事。 然而仔细一想，我们

发现叙述者的论证不仅有些牵强，而且自身就已经

暗含了颠覆其结论的因素。 他实际上等于告诉我

们，他所叙述的这些贞女的故事是现实中没有的，它
们只存在于书本中。 所以，乔叟让叙述者装得一本

正经地要我们相信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暗暗地

把它们的真实性给消解了。 下面还将谈到，他对那

些传奇故事的任意“改写”更是在艺术地消解它们

的真实性。
尽管叙述者似乎在强调书本的权威和他如何喜

爱书籍，但他实际上并非只沉浸在书里，而是经常关

注并投身于现实生活。 他在诗中尽情歌颂明媚的春

光和雏菊的美丽，称雏菊为“白昼之眼”②”（Ｆ， １８５），
“百花之后”（Ｆ， ５３； Ｇ， ５５），艳丽鲜嫩。 乔叟对雏菊

的优美描写是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绝唱，为历代所

称颂。 不仅如此，这里还暗含着书本和现实的比较，
而这种比较表明，乔叟实际上是把现实和现实中的

美放在书本之上，再一次表达了他曾在《声誉之宫》
里系统地表达过的在文学创作中现实重于书本的思

想③。
同其他中世纪文学家一样，乔叟在创作中一直

大量取材于古代和同时代欧洲作家的作品，因此如

何处理书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把书本中获得

的素材同现实结合在一起，是他在创作中十分注意

解决的问题。 不断增长的现实主义倾向是乔叟创作

发展的核心，也是他能取得那样杰出成就的重要因

素。 不论是在《声誉之宫》、《百鸟议会》还是在《特
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或其它作品里，他的艺术成

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完美结合。 然

而在《贞女传奇》中，由于下面将讲到的原因，现实

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问题。 该诗“引子”的

成功就在于它既源于深厚的文学传统，又植根于现

实生活和乔叟本人的真实感受，而后面的故事的一

个主要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千篇一律的故事全都

来自书本，几乎都没有现实基础，违背了诗人历来遵

循的创作原则。
在发表了对书本与现实的看法和批评了当时的

文人和贵族们脱离生活现实、纠缠于毫无意义的争

论之后，叙述者开始切入正题。 爱神告诉叙述者，她

７７

　 　 肖明翰　 《贞女传奇》的得与失



的确“已变成雏菊之神”（Ｇ， ５００）。 他们身后还跟随

一群忠于爱情的贞女节妇。 这个梦境显然属于宫廷

爱情文学传统，使人想起《玫瑰传奇》，特别是乔叟

本人的《公爵夫人颂》、《百鸟议会》和《声誉之宫》
等作品。 这表明，从 １９７０ 年代初受意大利文学影响

之后，虽经历 １０ 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乔叟并没有抛

弃法国宫廷爱情传统中他认为有益的成分，而是将

其融入自己的诗歌艺术。 当然，他早已超越了简单

模仿的阶段，能得心应手地改造传统形式来表达新

的内容。 乔叟这里对“爱情之园”的描写不仅特别

美，更重要的是，他一改传统模式，把爱情之园变成

了喜剧性冲突的场所。 而这种喜剧性冲突将是《坎
特伯雷故事》的突出特点。

当爱神及其艳丽的随行来到跟前，叙述者立即

发现，他是不受欢迎的人。 爱神竟然对他“怒目”相
视，称他为“死敌”，严加斥责。 叙述者吓得魂不附

体，忙问是何缘故。 原来乔叟翻译《玫瑰传奇》和写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得罪了爱神。 爱神说，
《玫瑰传奇》 是 “违背我的教义的异端邪说” （ Ｇ，

２５６），由于乔叟翻译了那东西，“致使聪明才俊离我

而去”（Ｇ， ２５７）。 更糟糕的是，乔叟竟然又写了一本

“英语书”，揭露克瑞西达背弃特洛伊罗斯。 他斥责

说，自古以来有那么多贞女节妇，乔叟不予歌颂，却
偏写克瑞西达的不忠，那是有意诽谤女子。 爱神还

指出，乔叟自己就有多达 ６０ 部新旧书籍，里面记满

了希腊、罗马女子的故事，她们那么高尚。 他甚至以

他母亲维纳斯的名义起誓，乔叟因“抛掉精华，专写

糠粃”（Ｇ， ３１２），和其他“老糊涂虫一样 ／终将后悔不

及”（Ｇ， ３１５—１６）。
这时，“最高贵的王后”阿尔刻提斯连忙出面为

乔叟辩护。 她的辩护主要有两点：第一，爱神有可能

是听信了谗言，乔叟被人诬陷；第二，乔叟“生性愚

笨”，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他犯下过

错，看来并非本意，因此罪名不应那么严重。 不论是

爱神的申斥，还是阿尔刻提斯的辩护，都充满喜剧

性，表现了乔叟的幽默。 特别有意思的是，阿尔刻提

斯接下来发了一通几乎长达 ８０ 行（Ｇ， ３５３—４３１）的

议论。 这通议论大体上分为 ３ 部分。 第一部分最

长，达 ４４ 行。 她在这里充分发表对一个君王的品质

看法。 她认为，一个“公正的主子”不能像“伦巴底

的暴君”那样专横暴戾，而应该宽宏大量，体恤臣

民，注意民间疾苦，特别是对贫困百姓更要满怀同

情，并说这是数百年来君主们的庄严誓言。 她还指

出，一个君王应像高贵的雄狮那样轻轻摇动尾巴把

蝇蚊赶开，而不能像饿狗或其它野兽那样为一些小

事同下民斤斤计较，大打出手。 对于阿尔刻提斯的

这一段宏论，评论家们一般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

带过，认为那只不过是乔叟的文学戏言，通过女王用

夸张的语言，恳求爱神对叙述者的过失宽宏大量而

已。 这段话确有这样的幽默，但乔叟花那么多笔墨，
问题恐怕并不这么简单。 实际上，乔叟也在利用戏

谑场合，假话真说，发表他的肺腑之言。 １４ 世纪中、
后期，英国社会矛盾尖锐，１３８０ 年的农民大起义被

镇压后，问题并没得到真正解决，下层民众的生活甚

至更加困苦，乔叟对他们深为同情。 另外，乔叟创作

《贞女传奇》之时，英国政坛正波涛汹涌，以理查德

为首的王党同以他叔叔格洛斯特为首的反对派的冲

突愈演愈烈，乔叟自己也被波及，只得辞去海关职

务，抽身而退。 不论是从感情还是从利益上看，乔叟

无疑都站在国王一边，但他清楚英国社会存在的严

重问题，而且对少年气盛的理查德二世的所作所为，
特别是他故意向反对派和国会表示轻蔑（比如把被

国会弹劾的亲信加官晋爵，在乔叟看来，就明显是缺

乏“雄狮的高贵品质”）的做法感到担心。 他可能预

感到，这样的冲突将带来严重后果。 果然到了 １３９０
年代后期，理查德经过一段时间的退让后，大举反

击，把反对派杀掉或流放，看来取得了胜利，然而却

埋下了他 １３９９ 年的悲剧的祸根。 所以阿尔刻提斯

的这番话决不仅仅是戏言，而是乔叟有感而发，且切

中时弊，反映出他政治上的敏锐和洞察力。
随后，阿尔刻提斯话锋一转，列举出乔叟的作

品，包括《公爵夫人颂》、《百鸟议会》、《声誉之宫》、
《帕拉蒙与阿塞特》和其它一些不同类别的诗作，另
外还有《哲学的慰藉》等译作。 这是研究乔叟的创

作生涯的十分珍贵的材料，受到学者们广泛重视。
当然，阿尔刻提斯提出这些作品，是想表明乔叟为爱

神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应该从轻发落。 所以在第

三部分里，她向爱神提出了对乔叟的“处罚”：要他

写贞女节妇们的故事。
这时叙述者乔叟终于得到机会开口说话，为自

己辩护，说自己写克瑞西达，揭露虚情假意，并非背

叛爱神，而“是为了推崇真爱珍惜深情”，因为他是

把她作为负心和不忠的反面教材来警诫世人。 爱神

认为他诽谤女子，阿尔刻提斯则说他愚昧昏聩，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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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云，而他则声明是为了推崇真情，谴责背信弃义。
同一部作品，引出如此不同的观点，在世界文学史

上，这也许是最早的“读者反应”批评，而且是一位

诗人最早在诗作中有意识地运用艺术的形式来探讨

自己作品的接受情况、来表现作者的创作目的同读

者的解读之间的巨大差异等重要问题。
许多评论家指出，乔叟受此责备多半不是他凭

空想象，而是反映了他的真实遭遇。 他塑造了克瑞

西达这个人物，很可能招来贵族妇女，包括安娜王后

本人的责难④。 唐纳森还认为，阿尔刻提斯其实就

是安娜王后的化身，也就是说，是安娜要乔叟写这些

传奇故事，以弥补其“过失”。 当然这只是推测，是
否真有其事，那就不得而知。 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的。 因为在传统的宫廷爱情作品中，女主人公总是

被塑造得冰清玉洁，高贵美丽，是爱情的化身，被骑

士像女神一样顶礼膜拜。 因此，深受宫廷爱情传统

熏陶的中世纪贵妇们自然会对乔叟塑造出克瑞西达

这样背叛爱情的“异类”大为不满，当然这种不满本

身也带有一定宫廷游戏的成分在内。 但从这也可以

看出，乔叟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走到了历史的

前面，已经远远超越了宫廷爱情诗的传统模式，所以

遭到误解。 前面提到，乔叟“恳求美丽的女士， ／和
高贵的夫人”不要对他发怒，并宣布要“大书特书”
“珀涅罗珀的忠贞和阿尔刻提斯的高尚”，这表明他

已经预感到会招来责难⑤。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

以说《贞女传奇》的“引子”就是对这段话的扩充和

戏剧化，并用来说明创作这些传奇故事的原由。
叙述者并没有机会做更多解释，就被阿尔刻提

斯打断，因为“不论对否， ／爱神都不会容许反诉”
（Ｇ， ４６６—６７）。 王后吩咐他，自此以后，他应集中精

力，专门传诵“节妇、贞女、贤妻”忠于爱情的“光辉

事迹”和揭露“负心汉对她们的背弃”，并且要年复

一年，到死方止。 这就是对叙述者的过失的“轻微

的处罚”，并得到了爱神的同意（Ｇ， ４７１—８５）。 这段

话实际上把后面的传奇故事的内容和主题思想都做

了交代。 在这之前，那些跟随爱神和阿尔刻提斯的

女士们所唱的一首颂诗已经提到包括阿尔刻提斯在

内的 １９ 位古代著名的女子。 爱神现在吩咐乔叟从

埃及艳后克勒帕特拉写起，先写次要的女子，最后歌

颂这位至善至美的阿尔刻提斯，也就是说，这些故事

将在结尾处达到高潮。 叙述者这时从梦中醒来，立
即着手写那些奇女子的故事。 《贞女传奇》的“引

子”也在这里结束。 这个引子写得妙趣横生，特别

精彩。 其实乔叟所有长篇作品里的引言都写得特别

美，这可能是因为在引子里，他的想象力不受约束，
能自由发挥的原因。

很明显，乔叟本打算讲述 １９ 位女子的事迹，然
而在第 ９ 个故事的结尾，他正打算告诉读者该故事

的主旨：“这个故事是要说明———” （ Ｆ， ２７２３），竟嘎

然而止，总共只讲了 １０ 个女子的故事（其中一个故

事有两个女主人公），使这部诗作同他的大多数长

篇一样，没能最终完成，大约只是原计划的一半。
这部传奇故事里，所有的女子都生活在基督教

之前的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其事迹大多取材于奥维

德，乔叟另外也参考了维吉尔和薄迦丘等古今诗人

的作品。 前面说过，乔叟一直喜欢把古典故事作为

创作素材。 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杰作中，
他能充分发挥想象力，把古代素材和英国的现实紧

密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作品。 然而在这

些贞女节妇的故事里，诗人的想象力却大受束缚。
首先，这里几乎没有英国现实社会的影子，乔叟

所特有的那种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失去

了用武之地。 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故事的创作是主

题思想先行。 阿尔刻提斯和爱神在“引子”里已经

把它们的内容和主题思想做了规定，这实际上等于

为它们定下了基本模式。 这种预定模式的做法直接

有悖于乔叟一贯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因此诗人的想

象力得不到自由发挥。 在已经写出的 ９ 个故事中，
大多数的基本情节都是某女子如何为爱情牺牲了一

切，却被负心甚至邪恶的男子所抛弃，对爱情的忠实

几乎是她唯一的美德，而且她的遭遇越是无情，越是

悲惨，她的“美德”似乎也就越突出。 这样的写作似

乎越来越成为乔叟的负担（恐怕真如阿尔刻提斯所

说，是对他的“处罚”），因此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

不耐烦，那些表明他想长话短说甚至急于想结束故

事的句子或短语，几乎随处可见。
当然也不是说，这些故事一无是处。 乔叟毕竟

是乔叟，这样的故事在当时的英国并不多见，而且在

有些故事里，特别是在那几个较长的故事里，也颇有

一些很优美、很吸引人的部分。 不仅如此，近期研究

还发现，尽管这些故事几乎是一个模式，但它们并非

像表面看来那样简单。 在“引子”里，叙述者信誓旦

旦，要客观陈述故事（ｎａｋｅｄ ｔｅｘｔ），然而他所讲述的

故事一点也不“客观”。 不少当代评论家认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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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讽刺性。 至于它们是对妇

女、对爱神（即批评乔叟诽谤妇女的人）或者是对宫

廷爱情传统的讽刺，评论家们则见仁见智［４］ （２０４

页）。 这种讽刺性解读最有力的根据是，在这些古代

女子中，许多人在历史上大有争议，并非都值得歌

颂。 特别是埃及艳后克勒帕特拉，在中世纪人看来，
简直是臭名昭著。 当然，她投靠罗马强势人物，在很

大程度上是出自埃及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把这样一

个女人歌颂为使“虚情假意”的男人们羞愧的“贞
洁”典范（Ｆ， ６６６—６８），恐怕不无讽刺之意。 在乔叟

的故事里，不仅所有不利于克勒帕特拉名声的事都

被一律隐去，而且她还成了安东尼的合法妻子。 即

使在中世纪，克勒帕特拉的事迹对许多人也并不陌

生，而乔叟竟然宁肯“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也
不选择其他女子，恐怕很难说是在真心实意地歌颂

“贞女”。 正如马丁所指出，对历史上的克勒帕特拉

的事迹知道与否，将严重影响人们对这个故事的解

读，使他们得出完全不同结论。 他认为，乔叟的做法

不禁使人觉得，“要想塑造一个‘贞女节妇’就得将

与其形象相悖的一切全都抹去” ［４］（２０５ 页）。 这也

许正是乔叟对当时基督教宣扬的妇道观的巧妙讽

刺。 特别有意思的是，叙述者是遵爱神之命，才把这

个名声比克瑞西达更为糟糕的女人放在所有贞女之

前，那更是莫大讽刺。 另外，如同乔叟在《声誉之

宫》里所做的那样，这个故事也因此揭示了文学作

品的虚构性和声誉的任意性，直接呼应了“引子”的
开篇对书本的可信性和真实性的解构。

这样“随意” 删节或改写“历史”，在后面的故

事里也时有发生。 所以这部诗作的确具有讽刺性，
这种讽刺性解读或许可以揭示作品的深层意义，但
却不能使这些传奇故事成为艺术上的杰作，因为这

些故事不论在人物塑造还是在情节安排方面都不太

具特色。 乔叟能及时放弃《贞女传奇》，转向《坎特

伯雷故事》，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这部将最终奠定英

国文学传统的杰作上，不论对他本人的成就还是对

英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一大幸事。 如果说《贞女传

奇》本身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它的创作经验，它的

得失对于《坎特伯雷故事》却十分有益。 不论《贞女

传奇》和《坎特伯雷故事》在内容、思想主题、文学成

就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差别多大，前者的写作实践在

正反两个方面都为后者的创作做了准备。 其实，它
们之间也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并存在明显的延续

性。 可以说，《坎特伯雷故事》是乔叟正确总结了

《贞女传奇》的得失之后在他的艺术创作道路上符

合逻辑的发展。
在这之前，乔叟文学创作的顶峰是《特洛伊罗

斯与克瑞西达》。 那是一部以高雅体裁写成的以特

洛伊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叙事诗，是中世纪宫廷爱情

（ｃｏｕｒｔｌｙ ｌｏｖｅ）传统的浪漫传奇文学在英国的最高成

就。 虽然诗中的特洛伊明显更像乔叟时代的伦敦，
但不论在主题、内容、思想还是体裁、风格、语言等各

方面，它都与《坎特伯雷故事》这部用高度发展的叙

事框架把大量故事整合在一起全方位表现中世纪英

国社会并同时进行深入的精神探索的作品大为不

同。 《贞女传奇》可以说是它们之间的过渡性作品。
它是乔叟第一次尝试创作短篇故事集⑥，并尝试为

故事集提供一个叙事框架，这是乔叟创作道路上一

个极大的转折和发展。 但《贞女传奇》里的“引子”
和那些故事在艺术上的反差表明，乔叟对短篇故事

的创作还不能得心应手，还不能在这种体裁中塑造

出丰满的人物形象和讲述精彩的故事，它完全没有

《坎特伯雷故事》里那种被英国第一位正式受封的

桂冠诗人德莱顿（Ｄｒｙｄｅｎ）所赞叹的“上帝的丰富多

彩”（Ｇｏｄ’ｓ ｐｌｅｎｔｙ）。 另外，作为叙事框架的引子虽

然为后面的故事规定了人物、内容和主题思想，但它

远没有像《坎特伯雷故事》里的叙事框架那样把这

些故事在结构上建构成有机的艺术整体。 但最失败

的是，正是为了把引子建构成叙事框架，乔叟竟然为

后面的故事预定了模式，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力，这也

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乔叟肯定很快发现，根本症结就是主题思想领

先和预定故事模式。 如果不是受束于预定模式，而
是让想象力自由发挥，如果不是局限于书中的记载，
而是把创作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那么短篇故事这

种灵活多变的艺术形式就能使乔叟所特有的那种丰

富多彩的想象力大有用武之地。 从本质上看，乔叟

是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具有创造性的诗人，在《特
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作品里，他已经充分展示

了这方面的天才。 但他这种丰富、多元、不能受束缚

的散发性想象力要到《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中才

会发挥到极限。 这正是《坎特伯雷故事》之所以能

取得那样杰出的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坎特伯雷故事》里，乔叟没有预设任何模式

或限定，而是最大限度地开放他的诗作，高度发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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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力，从而创作出从思想内容到题材和体裁都

丰富多彩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和塑造出一大批栩栩如

生、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 同时他还将朝圣旅程建

构成具有内在联系、高度发展的叙事框架，从而把那

些独立成篇各具价值的故事建构成艺术上的有机整

体。 如果没有《贞女传奇》的先期实验，没有它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基础，《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有

可能受到影响。 前面讲过，乔叟在《特洛伊罗斯与

克瑞西达》的结尾提及他打算写一些“喜剧”，表明

他已经萌发了创作《坎特伯雷故事》的想法。 所幸

的是，乔叟并没有立即着手，而是先拿《贞女传奇》
来“练笔”，否则《坎特伯雷故事》的成就可能会大打

折扣。
如果说在思想内容和故事情节方面，《贞女传

奇》具有一些“先天不足”的缺陷的话，那么在英诗

诗艺上，它却是一部少有的杰作。 在这部作品里，乔
叟的诗艺和他对英语语言的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

的地步，而且《贞女传奇》还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

用英雄对句写成的长篇诗作。 这种以五步抑扬格诗

行为基础、对仗工稳的双行同韵对偶句是乔叟后来

最喜爱的诗体之一，《坎特伯雷故事》里的大多数故

事都使用这种诗体。 所以在诗艺上，《贞女传奇》实

际上也为《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做了准备。 不仅

如此，英雄对句后来还成为英诗的主要诗体之一。
由于这种诗句读起来节奏感很强，而且工稳和谐，十
分符合新古典主义的理念，所以特别为理性时代的

诗人们所喜爱，成为 １８ 世纪最常用的诗体。
乔叟能取得辉煌的成就，成为英语文学之父，决

非偶然。 他是一个十分善于学习的文学家，一生都

在孜孜不倦地从各种传统中广泛吸取艺术营养并因

此而积累起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手法，同时他也在自

己的创作实践中学习，吸取经验教训。 另一方面，他
又总是在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方向，实验新

的诗歌形式和手法，发展自己的创作思想。 可以说，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既是对过去的继承，也是一次新

的尝试。 《贞女传奇》尤其如此。 它处在《特洛伊罗

斯与克瑞西达》和《坎特伯雷故事》两部十分不同的

文学杰作之间，它既根源于深厚的文学传统，也表现

出乔叟敢于创新的勇气，但也反映出他在创作发展

道路上转向新的方向时出现的一些问题⑦。 正因为

乔叟善于学习，敢于创新，并能迅速总结《贞女传

奇》的创作中的得与失，他才能最终创作出饮誉世

界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

注释：
①本文对《贞女传奇》的引用都出自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版本［１］，下面引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诗行，Ｆ ／ Ｇ 表示稿本，随文注出，不再加注。
②在中古英语里，雏菊拼写为 ｄａｙｅｓｙｅｓ，即 ｄａｙ’ｓ ｅｙｅ，乔叟称之为“ｙｅ ｏｆ ｄａｙ”。
③关于乔叟在《声誉之宫》里如何系统表达文学创作应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观点，可参看拙文《〈声誉之宫〉：乔叟对诗歌创作

的探索》，《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④比如著名乔叟专家唐纳森就持此说。 参看 Ｅ． Ｔ．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ｅｄ．， Ｃｈａｕｃｅｒ’ｓ Ｐｏｅｔｒｙ， ２ｅｄ． （Ｇｌｅ⁃

ｎｖｉｅｗ， Ｉｌ： Ｓｃｏｔｔ， Ｆｏｒｅ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５）， ｐ． １１２１．
⑤当然也有可能，在全书完成之前，《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些章节已经在流传，或者说已经在宫中朗诵过，所以贵妇人们

已经表达了她们的不满。
⑥乔叟在 ７０ 年代创作的《修道士的故事》里的“故事”，都过于短小，其中大多数要么没有情节，要么情节太简单，它们与其说

是故事，不如说是用来支持乔叟的悲剧思想的事例。
⑦有许多评论家认为，在乔叟的创作道路上，他这时正处于从所谓“意大利时期”发展到“英国时期”的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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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炜教授《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出版

继《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出版之后，我校历史系张邦炜教授的又一本个人论文选集《宋代政治文化史论》
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凡 ４１ 万字，收入论文 ２７ 篇，可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由《论宋代的皇权和相

权》等 ７ 篇论文组成，重点在于宋代中枢权力研究。 作者提出并论证了宋代政治实可称为士大夫政治，宋代

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宋代大体无内朝、基本无内乱等颇有新意，且有份量的重要论点。 第二部分：北宋晚

期政治研究，由《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等 ６ 篇论文组成。 作者认为，北宋并非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
子亡国；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腐败亡国。 北宋晚期之所以腐败，是由于北宋开国以来所形成的权力制约

体系全面崩溃，皇权以及内朝、外朝的权力一概恶性膨胀。 从总体上说，北宋亡国不是因为死守祖宗家法，反
倒是放弃作为祖宗家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力制约体系所致。 第三部分：宋代历史人物研究，由《澶渊之功数

第三———北宋枢相王继英事迹述略》等 ５ 篇论文组成。 作者就毕士安、寇凖、王继英、宋孝宗、范成大、韩侂

胄等重要历史人物和澶渊之盟、开禧北伐、吴曦叛宋等重大历史事件陈述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独到见解。
第四部分：宋代文化教育研究，由《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等 ５ 篇论文组成。 作者指出，文化相对普及是宋代

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广开来学之路”是宋代教育最富有时代意义的变化，“取士不问家世”是宋代科举制

度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发展。 第五部分：宋代丧葬习俗研究，由《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等 ４ 篇论文组成，既
论述宋辖汉族居住区，又涉及契丹、党项、女真、大理及宋辖少数民族居住区。 在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各种丧葬

习俗中，火葬的盛行尤其值得重视。 不仅汉族如此，契丹、党项、女真、吐蕃、乌蛮、末些蛮等少数民族也如此。
作者认为，这一时期之所以成为我国历史上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各民族之间丧葬习俗的相互交流是重要原

因。 全书征引广博，论证严谨，文笔流畅，自出版以来，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 （张翠方、李联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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